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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是大事，若长期推诿扯皮下去，群众会

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呢？ 

2007年至2013年，我到了一个新能源

领域工作——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该企业负责风力发电机整机设计制

造，现场安装、调试、投运，直至交付全

过程。对我本人来说，长期积累的工作经

验应该是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由于我们

的机组都安装在风资源较丰富的内蒙古草

原，华北、华中、东北、云南的丘陵和近

海的滩涂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对机组是考

验，对我的体力和精力更是考验。为了把

质量管理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掌握第一

手资料，我出差跑现场的次数就得比别人

多。由此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反馈和建议

就更有价值。我的工作理念是：为年轻的

风电公司探索，为后来者积累，心甘情愿

做个铺路石。因此，2009年我荣获“上海

电气集团优秀干部”的称号。

40年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

这40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40

年。退休后，我在社区党支部，继续发挥

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正能

量，并乐此不疲。习主席在《堂堂正正一

辈子》中写道：“你有能力时，决心做大

事。没有能力时，快乐做小事。做事讲诚

信，做人讲良知。私心膨胀时，欲望要节

制。你有权力时，就做点好事。没有权力

时，就多做点实事。没有余钱时，做点家

务事。你动不了时，回忆开心事。人这一

辈子都会做错事，尽量避免做傻事，坚决

不能做坏事。堂堂正正一辈子！”这已成

为我的座右铭。

2017年12月29日于上海

我坚持 因为我喜欢
——一个水利系毕业生 30 年的江河情怀

○魏永新（1983 级水利）

别称“三湘四水”的湖南有“湘、

资、沅、澧”四条大河，我的家乡就在

美丽的资水河畔。从小，我就被资水千姿

百态的身姿所深深吸引：她婉约着、洒脱

着、呜咽着、奔腾着，百折不回，浩浩荡

荡，时而如处子般温柔，时而如醉汉般狂

躁。那时，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在

主宰这神秘莫测的水涨水落？江里的龙王

爷何时能还给我被他吞噬掉的小伙伴儿？

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

学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在校七年，水利

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雄壮的

旋律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
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
乡。露宿峡谷和山岗，遍赏神州的风光，一
旦修好了水库电站，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背后是灯火辉煌。我们
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毕业时，尽管出国、去政府机关、银

行业、房地产业成了许多同学更为“明

智”的选择，但各方面条件都名列前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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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还是坚守住了

自己最初的梦想——去干水电，去治理大

江大河！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工作。记得当时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

去海南省最大的水电站——大广坝水电工

地做设计代表。那时的海南可不是现在的

样子：从海口去工地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

土路，足有一天的车程；工地所在的小镇

上没法打长途电话，唯一的一个邮局要一

个礼拜才通一次邮；台风一来，自来水就

停了，只能喝椰子水解渴。最惨的时候，

设代处只有我一个技术人员，那时设代处

还没给配车，大广坝又是当时号称世界上

最长的大坝，近6000m的坝顶长度，发电

厂房还布置在地下，去现场全靠两条腿，

一出门就得走一天。当然，自行车还是配

了的，但工地上高低起伏，泥里水里，哪

由得你骑一辆破单车逍遥自在？

那时候，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彷徨。

一方面是因为从北京到偏远工地现场这样

巨大的环境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正

好有一位伟人在某个地方画了一个圈，连

麻雀都东南飞了。但那时，我刚刚进入与

水电的“蜜月期”：书本上的东西、图纸

上的东西正神奇地一样一样地变为现实，

正如一个懵懂少年初入伊甸园一般，你叫

我走，怎生舍得？

就这样，在设计院一呆就是十几年，

期间一直沉迷于山水之间，参与并负责过

多个水电项目的建设开发。当过大朝山水

电工程、构皮滩水电工程的总监，当过黑

麋峰抽水蓄能工程的设总，当过龙滩工

程处的处长，这几个大型、巨型工程如今

都早已投产发电。更有意思的是，我还当

过一段时间的设计院抽水蓄能电站的项目

经理，负责过好几个省的抽水蓄能电站规

划选点工作。抽水蓄能电站规划选点，说

白了就是在地图上找哪座山高，山顶上有

没有适合修建上水库的地形，然后就去实

地考察。那两年，我几乎爬遍了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省所有叫

得上名的高山。那些有可能修建上水库的

山，想要上山顶，基本上是没有路的，天

不亮就得带上向导出门，天黑了还不一定

能下得来。但下山以后，打一盆热水泡泡

脚，那可真叫一个爽！

就这样，见识过了山里的神仙，水里

的妖怪，本以为可以顺利修成正果了，

2006年春天，北京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的商

调函来了，但同时更大的“诱惑”也到

了：我知道了金沙江上有一个叫鲁地拉的

地方，计划修建一个大型水电工程，而且

这个工程正缺一个工程建设的总负责人。

何去，何从？没有太多的犹豫，我很快便

选择了金沙江。搞水电的人，若没有征服

过长江干流，那就像到了北京没上过长

城，白活！

在鲁地拉，我一呆就是11年。曾经的

穷山恶水，曾经的因为不适宜人类生存而

需要扶贫移民的地方，在我们这群拓荒者

魏永新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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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里，悄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供电线路拉进来了，三级公路修通了，

石头山变绿了，雄伟的大坝建起来了，桀

骜的金沙江驯服了，水轮发电机组转起来

了！昔日多灾多难的金沙江终于开始造福

人类了！

别人也许会忘记，但我们自己永远都

忘不了，金沙江也忘不了，我们曾在这里

洒下的汗水。刚进场时，条件特别艰苦，

一棵大树底下就是我们的食堂，整整吃了

两年；老乡家的鸡舍、牛棚，被我们改成

宿舍，整整住了两年。在金沙江干热河谷

里，每年有4个月日最高气温都在40℃以

上，但我们从来没有哪一天因为太热停过

工。试问，21世纪的现代人，有几个能有

这样的经历？

从本科毕业到现在，我在水电这个行业

里摸爬滚打，一晃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

与家人是聚少离多，但同自己所热爱的水电

事业，那可就是聚多离少了。最多的一年，

我守在工地的时间多达351天。我始终都记

着在学生时代锻炼时清华校园里大喇叭每天

都要念叨的那句话：“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

作五十年”，我想，我要做到，我也一定能

做到，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

从记事起到现在，正是祖国从文革后

期、改革开放，再到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

历史性时期，小时候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

能当个工人，每月能有几十块钱工资就很

好了，根本就没想到能考上清华，还亲

手负责了五座100万千瓦以上的电站的建

设。要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全国超过

100万千瓦的电站加起来都没有五座呢！

当然，遗憾也还是有的，身边的同学、朋

友当大官、发大财的多的是，我的这点所谓

的事业上的成就感，在别人眼里也许值不了

什么。但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你选择了这一头，你就得放弃另一头。

“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背后是灯火辉

煌”，是的，我会谨记着这首系歌，一辈

子都这么走下去。

魏永新校友在鲁地拉水电站工地

春华地势坤，斗转天行健。
求索只争朝夕，弹指沧桑变。
峥嵘今主沉浮，已知天命当午，
揽月正当年。
意气尚风发，豪情高万千。

少时梦，历坎坷，勇争先。
四海携手奋进，九州共向前。
笑望迈步从头，和谐共奏凯歌，
大爱洒人间。
光芒耀四海，览小当居巅。

水调歌头·卅年高歌

○于  强（1983 级无线电）


